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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魔法？」倚在斑駁的紅磚牆上的男孩盯著眼前的女孩，接著翻了翻白眼。他

笑了一聲，「真是謝了。」 

 

「好笑嗎？」女孩嚴肅地瞪著男孩，「我非常認真，阿笨。」 

 

「我說過我叫亞伯！」男孩嘆口氣，「所以妳有魔法？」 

 

「嗯。」 

 

「我應該試著相信嗎？」亞伯心不在焉的回應，並從牆上撐起身子，略帶興奮

的在身旁的木門前踱步。「快點開門吧！你昨天答應要讓我參觀倉庫的！」 

 

女孩無奈的瞥了一眼，起身整理身後的藥罐，從中摸出一把鑰匙。 

 

– 

 

亞伯望著架上疊得老高的甕，發出連連吃驚的嘆息，「天啊！這真的是……」 

 

兩邊的牆壁由紅色磚頭砌成，有些斑駁，地板鋪著橘紅色的方磚，上頭積滿了

塵埃。 

接近屋頂的位置橫著一根粗橫樑，上面懸掛著一條繩子，繩子連接著一個巨大

的木桶，亞伯一腳跨了進去，拉了拉繩子，身軀隨著木桶緩緩上升。 

 

「嗚呼！」亞伯大喊，視野逐漸廣闊起來，他俯視著整個中藥倉庫。木桶已到

達頂端，亞伯伸出手，天花板的雕花一觸可及，他撫了撫它們，超乎想像的細

緻，恰似鉛筆筆尖勾勒出的圖騰。 

 

亞伯看得出神，把手伸得越來越出去。而木桶隨著他的身軀逐漸傾斜，脆弱的

橫樑承受不住亞伯下壓的重量，發出刺耳的嘎吱聲，麻繩開始被凸出的尖木片

一點一點的割斷粗糙的纖維。等到那嘎吱聲終於刺入他的耳膜，為時已晚。 

 

下個瞬間，麻繩斷裂，亞伯隨著木桶掉落。「啊～～～！！」亞伯大叫。 

 

「轟——」一聲巨響，亞伯跌在木桶碎片上，神情痛苦的哀嚎著。 

 

「好痛……」，他一手按著額頭上留著血的傷口，一手撐地，吃力地爬起來，

卻感到一陣頭暈目眩。亞伯攀住一旁的架子，一個甕搖搖晃晃地像是要墜落。

倒抽一口氣，亞伯急忙兩手抱住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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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咦？！」亞伯感覺有滴水滑過他的臉頰，滴在貼於甕上的封條，直到他看著

那痕跡逐漸轉為深紅色，他才意識到——那不是水滴，那是他的血。 

 

心底一慌，「不能留下污漬啊！」，亞伯在心中吶喊。愣愣地盯著沾有血跡的

封條，腦中的警鈴大作，試著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 

 

「情況還好吧？碰的一聲是怎……」，女孩站在門口，瞪大眼睛。 

 

亞伯被那突如其來的聲響嚇得不知所措，情急之下撕掉了封條上沾有血跡的一

角，將甕藏在背後，轉身面對女孩。 

 

「沒……沒事啦！我沒事！」亞伯勉強擠出笑容。 

 

「到底怎麼搞的？」女孩微慍。「算了啦，先弄你的傷口。」 

 

「咦……？」 

 

「出來啦！」 

 

亞伯狼狽地起身，把甕放回架上，遲疑地看了一眼後，跟著女孩出去。 

 

– 

 

夜闌人靜，亞伯卻睡不著，他一邊撫著額頭上還痛著的傷口，一邊盯著天花板

發呆。他腦子裡縈繞的，都是今天的事情。 

 

一瞬間，就一瞬間。亞伯撕開封條後，覺得裡頭的東西在盯著他看。 

 

由於時間真的太短了，所以亞伯自己也不明白那究竟是不是幻覺。但是剛剛和

爸媽在吃晚餐時，亞伯很清楚地感覺到，身旁真的多了一雙盯著他的眼睛。說

不定現在也是。 

 

嘆了口氣，亞伯將頭埋進被窩中，強迫自己入眠。 

 

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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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天早上，亞伯和往常一樣，吃完早餐後便閒晃到女孩的中藥房。對於一個轉

學生來說，無所事事的暑假最可怕了——既陌生又孤獨，渾身散發著和環境格

格不入的感覺。 

 

而中藥房藏在層層掩蓋的墨綠之中，就在一片樹林之後，清幽而靜謐，一般人

很難察覺。但對於亞伯這種閒得發慌的學生來說，找到它簡直易如反掌。 

 

「欸，克莉絲。」亞伯叫道。克莉絲是女孩的名字，聽起來就和她本人一樣活

潑外放，彷彿天天躍上枝頭啁啾的小麻雀似的。 

 

「怎樣？」克莉絲慵懶的趴在櫃台上問著。到目前為止，亞伯是今天唯一的客

人。 

 

「施一下妳的魔法。」 

 

「甚麼？」克莉絲瞪大眼睛，「你不是不相……」 

 

「快點。」 

 

「你一時之間那麼反常我……」 

 

反常地，亞伯走向櫃台，雙手大力地拍上桌子，「我叫你快點！」如雷的聲響

嚇得克莉絲從椅子上跳起來。 

 

看著亞伯滿溢著憤怒的、如火般熾熱的雙眸，克莉絲不解的回應著，「生氣甚

麼……。」 

 

只見她謹慎地將雙手合十，闔上雙眼，頓時四周颳起了陣陣溫煦的風，吹得桌

上的紙張沙沙作響。一團水藍色的光從克莉絲的手心間滲出，像極了流動的螢

火。 

 

但只維持了十秒。 

 

克莉絲睜開眼，苦惱的皺起眉頭，「還是失敗了嗎？」 

 

「等等，妳在幹嘛？」耳畔再度傳來亞伯的聲音，語帶懷疑。 

 

「魔法失敗了啦！看不出來嗎！」她羞紅了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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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什麼魔法？」 

 

「你……」，克莉絲一時之間說不出話，「你剛剛叫我施魔法的欸！」 

 

「我哪有？」 

 

克莉絲瞪大雙眼，「什麼？」 

 

「我只記得我叫了你，然後妳就做出了這種詭…詭異的動作啊。」亞伯看著克

莉絲，眼神透露著相同的困惑。 

 

「你明明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克莉絲便直直瞪著亞伯額頭上的傷口。 

 

「我才不會做那種事。還有妳在看什麼，我的傷口是……。」 

 

「你昨天撕了甕上的封條，對吧。老實回答。」 

 

「我……」亞伯低著頭，慚愧地說，「嗯。抱歉。」 

 

克莉絲洩氣的把桌上的紙張全撥到地上，雙手撐著頭，搓揉著太陽穴。 

 

「妳到底為什麼反應那麼大？」 

 

– 

 

附身。妖怪。魔女。 

 

亞伯怎麼也無法明白，為何如此離奇抽象的詞語到底會出現在他的生活中。克

莉絲的話還在他的耳畔滎縈迴繞著。 

 

「依我看來，你似乎放出了一個情況還不穩定的妖怪。我大部分的魔力就是在

收服牠時被牠奪走的，牠現在正寄生於你的身體裡。」 

 

寄生。我的天啊。我會不會死掉。 

 

「幸運的是，牠還不太會操控你，所以你今天才會一下正常一下反常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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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到底是幸運還是不幸？ 

 

「牠不知道怎麼喚醒我的魔法。我想牠是想看我平時是如何施魔法的吧。可

惡。總之你先回家，牠應該不會想對你的家人下手。明天再過來。」 

 

亞伯在河堤停下腳步，凝神注視著自己映於河面上的倒影，一切正常。但他卻

覺得有股寒意直竄背脊，凍結他的每一條神經、每分每秒的思緒。 

 

– 

 

「我要開始囉。」克莉絲眼神冰冷的盯著瑟縮在牆角的亞伯。 

 

「等等等等等一下……」 

 

「別動。」克莉絲的指尖竄出微微藍光，咻的一聲往亞伯額上的傷口射去。 

 

瞬間，亞伯的尖叫聲迴盪於整個中藥房，海浪般一波一波向外擴散，漣漪將架

上的藥罐震得叮噹響。 

 

「可惡，我就知道沒用。」克莉絲喪氣地說，冰冷的表情瓦解，露出一張愁

容。 

 

「沒用那妳還用！莫名其妙！」亞伯眼角帶淚，嘶啞的說。 

 

「我很認真的想幫你，你竟然還……」 

 

突然，亞伯站起身子，唇邊漾著意味深長的微笑。克莉絲立即察覺到了事態不

對勁，右腳向後踏了一步。 

 

「好久不見啊，克莉絲。」 

 

一瞬間，克莉絲只覺背脊發涼。多年前那個滿是無助、恐懼及痛苦的場景如噩

夢般再度襲捲她的腦海，掀起陣陣巨浪。 

 

是牠。 

 

克莉絲努力壓抑反胃的情緒，「怎樣？想再被收服一次嗎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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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收服……是可以啦。」亞伯的笑容變得更加陰險，寒氣凜人，「看是誰收服

誰囉。」 

 

克莉絲稍微失了神，一束藍光冷不防的射向她，下一秒，她感覺自己被灼熱的

空氣包圍著，彷彿藤蔓般緊緊攀著全身上下。身旁的藥罐被擊破，藥材刷的一

聲如雪片般全撒在地上。 

 

克莉絲氣得滿臉漲紅，不斷掙扎著。 

 

「噓，乖一點。」克莉絲被舉到半空中，接著重重摔在破碎的藥罐瓦片上。虛

弱的偏著頭，她聽見骨頭碎裂的聲音。 

 

亞伯走向前，拾起瓦片，朝克莉絲的胸口狠狠刺了進去。 

 

深紅色的血汨汨流出，染紅了克莉絲的洋裝，她痛得喘不過氣。「很快的，我

會奪走你自癒的能力。這個男孩借我一下。」 

 

朦朧中，克莉絲看見亞伯離去的背影。她顫抖的將手伸至胸前，使力拔出碎

片，鮮血洪流般湧出，猶如掛在身上的，奇異怪誕的彩帶。意識模糊的克莉絲

暈了過去。 

 

– 

 

隔天，克莉絲在灑入中藥房的晨光之下甦醒，經過將近 24小時，身上的傷口大

致上已癒合完畢。環顧四周，只見凌亂的紙張，外加各種中藥材，還有大大小

小的藥罐碎片，拼圖般填滿地面。她低著頭，試圖在糾結成亂麻的思緒中理出

一點清晰的結論。 

 

接著她猛然抬起頭，想起昨天妖怪透過亞伯對她說的話，「這個男孩借我一

下。」 

 

克莉絲起身往森林外跑去。一路上盡是折斷的樹枝和異常彎曲的粗樹幹，種種

痕跡像是為克莉絲開了條無形的道路，她每一步都走得膽顫心驚。 

 

到了人來人往的大街上，克莉絲的目光在人群間穿梭，絲毫不放過任何一個行

為詭異的路人——但到了最後，她覺得自己反倒成為了路人眼中的那個行為詭

異的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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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天啊，她的血是怎麼回事？」「她該不會在看我吧……？」 

 

「冷靜點，冷靜……」她心想。接著，克莉絲一愣，眼神飄往遠處稜線模糊的

群山，尖銳的鳥鳴遁藏在人聲鼎沸中，蛟龍般直搗入她的耳膜。 

 

幾隻鳥振翅飛出。 

 

– 

 

眼前盡是斷枝殘葉。 

 

克莉絲氣喘吁吁地注視著眼前的妖怪——直到現在，他尚未脫離亞伯的身體，

可見他的控制能力愈來愈強。她雙手緊握成拳。亞伯迎上她的目光。 

 

又是一束藍光，幾公尺外的大樹應聲而倒，樹幹撞擊地面的場景怵目驚心，滔

天巨響迴繞著整個山谷。 

 

「你的目的到底是甚麼？取走我的魔力，然後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愚蠢行

徑？」 

 

「傷天害理？」妖怪發出刺耳的奸笑聲。「我從小到大……」 

 

妖怪的聲音突然消失，克莉絲皺了皺眉頭，「從小到大？」 

 

亞伯癱軟的跌坐在地上，全身抽搐。「我的天啊……。」 

 

「亞伯？是你嗎？」克莉絲焦急的問。 

 

亞伯緩緩地轉頭看向克莉絲，眼神不再是昨晚的鋒利和冷酷，反而像隻受到驚

嚇的小動物，無言的訴說著他現在正是亞伯本尊。 

 

他看向眼前宛如颶風過境的場景，倒抽了一口氣，雙眼如銅鈴般圓睜著，顫抖

的舉起右手指了指，用克莉絲熟悉的嗓音說：「這……該不會是我弄的

吧……？」 

 

克莉絲嘆氣，「其實不算是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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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吞了吞口水，雙唇因恐懼而泛白，「一路上，我瘋狂的想控制我的四肢、

我的思緒……但我就是只能任由他擺布……當我走出森林，有一瞬間，我又奪

回了我的身體……我知道他要在街上做出哪種事情……我知道自己不行待在平

地……絕對不行……。」 

 

「所以你選擇來到這裡，然後意識再度被控制。」 

 

亞伯點了點頭。「妳還好吧？妳的血……。」 

 

「目前沒事。」克莉絲悶悶地說。 

 

「什麼意思？」 

 

「我的魔力流失的比想像中還快，到了最後，我可能連我自己都保護不了

了……。」克莉絲頹喪的蹲下身，雙手抱膝，晶瑩的淚於眼眶漫流。 

 

「別擔心。我知道了一些線索。」亞伯吞了吞口水。他走到克莉絲面前。 

 

克莉絲抬頭看著他，「什麼？」 

 

「雖然不確定……」亞伯聲音嘶啞地說，「但我好像透過我的腦袋隱約知道了

他的記憶。」 

 

– 

 

兩天後，深夜，在山林中。 

 

克莉絲躲在暗處，等待。她盯著眼前昏暗的小徑，萬籟俱寂，脈搏沖刷聲卻如

浪濤般拍打著耳畔。屏氣凝神，四周無風，她的口舌早已乾涸。 

 

突然，一束熟悉藍光自遠方的晦暗模糊竄出，不歇止的流動於克莉絲周圍的灌

木叢中，整個山林掩上了詭譎的螢光。 

 

還不是時候，現在還不是時候。 

 

克莉絲持續等待。 

 

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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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感到暈眩不已，但他還是持續往山林跑著。目前，他沒有被附身。 

 

我知道你在想甚麼。我知道你在魔法界的地位卑劣。我知道你從小到大都痛恨

自己只是個妖怪。 

 

我知道你想取代克莉絲。至高的、曾收服你的魔女。 

 

所以你想藉由我接近她。你知道她不會傷害我。但你奪得了她的魔法卻不知如

何控制。就算你透過我看見了如何喚起它。 

 

我知道你終究和魔法相剋。只是你不願相信自己在山林中的失控是個警訊。警

告著過多的魔法存在於你體內不會是好事。 

 

想再奪去她的自癒能力？你的身體鐵定無法負荷。 

 

暈眩越來越嚴重。是牠。牠來了。 

 

– 

 

一連串匆促的腳步聲讓克莉絲探出頭，她看見熟悉的男孩身影朝自己跑來，雙

手閃爍著螢螢藍光。深吸了一口氣，克莉絲站起，筆直地向亞伯走去。 

 

「你竟然主動分享，真是難得。」 

 

「快點，動手。」克莉絲淡淡的說。 

 

「恭敬不如從命。」 

 

克莉絲再度感到自己被捲起，皮膚像是被灼燒。有股力量不斷跩著她的雙手，

疼痛殘忍的推至極高點，鞭撻著她僅存的意志。藍色螢光點滴飛逝，幾分鐘過

去，克莉絲被狠狠摔在地上，雙手淌著血。 

 

「少了魔力，妳不過也只是如此而已。」又是一陣迴盪山谷的駭人笑聲。克莉

絲趴臥於血泊中，動也不動。 

 

「醒醒阿，不是很厲害？」亞伯走向前，踢了踢克莉絲。「給我閉嘴……」克

莉絲瞪著他，顫抖的開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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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該閉嘴的是妳！」亞伯忽然踹進克莉絲的肋骨，她痛得蜷縮身子。「我渴望

的就是這一刻，永遠取代妳！永遠取代……」 

 

妖怪的聲音嘎然停止。 

 

「等等，為什麼會這樣？」一條條暗紫血絲攀上亞伯的手臂，蔓延至臉頰，至

全身上下。 

 

牠沒看到克莉絲正撐著身軀緩慢走近。 

 

「快停止……快停止啊！」 

 

「會的，而且很快。」克莉絲用僅存的力氣掏出提袋中的小刀，一把刺穿亞伯

的左胸。亞伯的眼睛瞪大，「忘了我奪走妳自癒的能力了嗎？妳……」亞伯雙

膝跪地，螢光圍繞在湧出血的傷口。 

 

自癒能力發揮了。 

 

「怎麼會……」亞伯瞪大血紅的雙眼，額上青筋分明，雙唇發白，攀滿血絲的

四肢逐漸僵硬，一片黑染上了他石化的身軀。 

 

最後，石像崩裂，轉瞬間化為雲煙，就此銷聲匿跡。一團黑氣消散。 

 

一波又一波的藍螢光自亞伯的身軀發出，快速繞著克莉絲旋轉，竄入她的身

軀。克莉絲蒼白的臉龐漸次紅潤，她閉起眼，倒臥在亞伯身旁。 

 

此時已是黎明時分，天空翻起魚肚白，山底的城市正悄然甦醒著。 

 

– 

– 

 

晨光撒入中藥房，捎來微微暖意。這是事發後兩星期。 

 

克莉絲細看佈滿粉紅疤痕的手，慵懶地趴在櫃台上。到目前為止，今天還沒有

客人。 

 

她讀著亞伯的字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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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克莉絲： 

 

我要轉回原本的學校了，說是什麼我到了這邊簡直變了個人似的。其實好像也

算是啦。 

 

謝謝妳，我們以後會再見吧？ 

 

亞伯 


